
「鐵拳」過後，中國民營企業家出海求存

「大浪淘沙，我們現在只能放手一搏了」，抱持着這樣的抱負，中國企業家去到了美國、德國、越南、日本、俄羅斯等地。

2024年7月30日，北京商業區的長車龍。攝：Ng Han Guan/AP/達志影像

2023年年初，中國疫情管控全面放開僅一個月，溫文斌便急不可耐地去了一趟俄羅斯。

彼時，中國大陸的主流輿論還沉浸在經濟將要復甦的喜悅中。多家主流媒體和學者更是直言，後疫情時代，全民報復性消費的階段將要來臨，民營企業即將迎來再次的大爆發。

在稍後召開的全國兩會中，中國高層政治領導人更是提出要「始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來自高層的指示隨即便被各級政府和中國大陸的主流媒體奉為圭臬。

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愛護」民營企業以及民營企業家的運動就此拉開序幕。各地政府一把手更是紛紛製造出了「要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做朋友一樣關愛」、「要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做親人一樣照顧」的衍生口號。

不過，對於這場聲勢浩大的「表演」，溫文斌嗤之以鼻。

「這就是一個狼來了的故事」，他說，並強調到，「直覺告訴我，他們說的話，一個字都不能信」。這種不信任便是他在國門甫一放開就去俄羅斯考察市場的主要原因。溫文斌出生於中國東南某省份，十多年前，接管了家裏的家紡類商品生產工廠。

他自述，從接管家裏生意的第一天開始，他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貓鼠遊戲」就從未停止過。

後續的事態發展證明，溫文斌的直覺是準確的。此番大張旗鼓的「愛護」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活動猶如曇花一現，口號喊完，「愛護」也戛然而止。隨後稅收、債務、罰款甚至刑罰被捆綁到一起，重重砸在了中國民營企業家的身上。



2024年6月25日，中國南通，一家家紡公司的智慧車間裡，工人們正在有序的生產線上工作。攝：Costfoto/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對於國內的民營企業家來說，現在是生死攸關的時刻」，陳家棟在和大量民營企業負責人溝通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陳家棟此前曾長期在中國某知名企業擔任副總裁，任內主管投資和跨境併購，後創辦了某知名私募股權投資基金。

對於中國企業的海外布局，他持極度支持的態度，並借用莎士比亞的名著《哈姆雷特》中的格言「生存還是死亡，這是一個問題」進行了類比。「對中國（民營）企業來說，現在面臨的情況是，走出去，可能還有一線生機；在國內繼續耗下去，則會

必死無疑。出海，就是民營企業選擇生存還是死亡的分界線」，陳家棟表示。

正是基於同樣的判斷，在2024年，出海已經成為了民營企業的主旋律。在接受採訪的多位民營企業家看來，在全球去中國化的當下，誰能成功在海外進行產業布局，誰就能在鐵幕完全落下之前，擺脫與祖國共沉淪的命運，拿到進入世界市場的通

行證。

「大浪淘沙，我們現在只能放手一搏了」，這些接受採訪的民營企業負責人均這樣表態。抱持着這樣的抱負，他們去到了美國、德國、新加坡、東南亞、日本、俄羅斯等地。

鐵拳來襲

2024年2月下旬，農曆新年剛過，溫文斌便收到了又一張罰單，這次的罰款金額高達400萬人民幣，比過去十年他收到的任何一張罰單金額都要高。

對於罰款理由，罰單顯示是「廠房建設不合規」以及「逃生通道有障礙物堆積」。對於這兩項罪名，溫文斌都不認可，而且在他看來即使罰款「師出有名」，相應的罰款金額也已遠遠超過了法律規定。於是，他去到了開具罰款的行政機構，想要和主

管官員理論。但與往常不一樣，這一次，主管領導百般推脫，對他避而不見。

最後經一位中間人牽線搭橋，溫文斌終於見到了領導。一番討價還價後，領導表示看在中間人的面子上願意讓步，罰款金額最低額度可以降到280萬，但是如果溫文斌繼續拒不繳納，他將聯合其他部門進行多部門聯合執法，到時候在罰單之外，溫

文斌還將收到一張行政拘留通知書。

考慮再三後，溫文斌繳納了罰款，並希望領導可以具體指出他的廠房究竟有哪些地方的建設不符合規定，他將對照着進行整改，以避免再次被罰。但他的訴求被推到了另一個主管部門，該部門的工作人員則僅告知他廠房建設的人均面積指標以及廠房

需要防火、逃生通道與操作檯之間應留有一定的間隔等極為籠統的信息，對於他進一步的訴求，至今未給出任何回應。

而對於地方政府這種罰款操作，是否會引發民營企業的反彈以及對相關政府責任人進行公開舉報的問題，一位主管地方招商工作的公務員私下對記者表示：「在我們國家，企業家和官員往往是同一條船上的人，沒有誰是乾淨的，如果真要舉報的話，

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氣，很多人做不到這一點」。而對於民營企業家在當下的遭遇，該公務員更是聲稱，這就是風水輪流轉。在他看來，之前企業依靠政府的託舉掙到的錢，在地方財政告急的當下，是時候讓企業老闆們吐出一些還給政府了。



2024年1月5日，中國興化市陳堡鎮工業園區一家精密鑄造企業，一名工人正在調試蠟模。 攝：Costfoto/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這一行政思維，直接導致了罰沒收入的高額增長。

截至目前，國家統計局並未像往年一樣公布2023年國家罰沒收入的總額，但通過以往數據可以發現，2020年，國家罰沒收入逼近3000億，2021年這一數據為3711.95億元，2022年則突破4000億，飆漲到了

4283.98億。而罰沒收入佔比非稅收入的比重自2016年開始也從7.82%一路上漲到了2022年的11.6%。

「這些罰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民營企業家的血汗錢」，餘松表示。餘松在中國南方某省經營一家模具製造廠，2024年到目前為止，他已經累計繳納了近100萬人民幣的罰款了，而2023年一整年，他繳的罰款數額總計為近70萬人民幣。

對於這種頻頻被罰的遭遇，他很憤慨：「這赤裸裸的說明了在我們國家，權力是可以兌換金錢的。也就是說，權力可以為行政命令賦能，賦能之後行政命令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從老百姓手裏搶錢了。再這麼下去，沒人受得了」。

而作為在商海沉浮多年的江湖老手，面對四面出擊的行政鐵拳，李一鳴也最終決定繳械投降。2010年憑藉多個房地產開發項目，李一鳴積累了數億人民幣的個人資產，之後，他瞄準了高端教育市場，準備在國際教育領域大展拳腳。

「當時我覺得中國的經濟會繼續穩中向好，我身邊很多朋友都將孩子送到了國外讀大學，越來越多的城市中產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擁有國際視野，以期以後可以更好的融入世界。我也正是看到了這個商機，決定從房地產行業轉戰到國際教育」，他

說。

但一切進展地並不順利。2014年，李一鳴和合作夥伴與某沿海省份達成了一致協議，將在該省建設一所中外合資的大學。合作初期，省政府很爽快地批准了土地，並暗示李一鳴可以在土地各項證件尚未被批覆的前提下，提前動工建設校舍，所需

證件政府後期會慢慢補齊。在房地產開發領域，先建設後補證，曾是廣為人知的潛規則，因此李一鳴及合夥人前期投入了數億元開始建設校園。但當校園建設行將完工時，曾經允諾他將會補齊證件的領導被調任到其他地方工作，新上任的主管官員拒

不認可前任的各項簽字。

於是，李一鳴的轉型項目成為了爛尾工程，他個人的財產損失則達到了近一億元人民幣。而更讓他感到恐懼的是，他的一個企業家朋友，曾被同一個省的省委紀檢人員直白地要求在「上繳1億元」和「刑期20年」之間做出選擇。

「在中國，政府可以隨意拿捏和刁難企業家，甚至可以決定企業家的生死。而如果不想接受這樣的命運，我們只能去別的國家換個活法」，李一鳴說。



2024年4月1日，日本東京羽田機場，全日空集團的新聘員工於入職儀式時鞠躬。攝：Tomohiro Ohsumi/Getty Images

海外求存

2023年7月，李一鳴東渡日本，來到了輕井澤，重新回到了房地產建設的老本行。

在日本，他發現了新天地。「和中國人相比，日本人最大的特點是穩健、守規則。該怎麼樣就是怎麼樣，作為企業家我們只要遵守各種房屋建造細則和法規，就沒有人來找我們麻煩。而且企業只要到有市場的地方去投資，政府都會鼓勵，而不是百般

刁難。簡言之，在日本，企業家是有尊嚴的」，他說。

在李一鳴看來，這樣的營商環境才是企業家的應許之地。

而經歷了國內的刑事威脅後，安全也成為了很多民營企業家格外看重的要素。因此，陳家棟接觸過的中國企業家，大多數都向往能夠去到包括日本、歐洲國家、美國、加拿大在內的法治國家。「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更加文明，有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

保障企業家和企業的安全，政治對法律的干擾相對較小，大家都想去到政府權力處於法律紅線之下的國家」，他解釋道。

此外，在歐美發達國家，商品單價較高，對企業來說利潤空間也會更高。「比如抱枕，生產成本如果是2美元的話，在西方國家的售價可以達到10美元；但是在東南亞地區，抱枕的售價最高只能是1美元，否則價格上就沒有競爭力。兩者的利潤差

異可想而知，這也是大家都想去歐美國家的又一個原因」，溫文斌表示。

不過通往歐美的路並不好走。Jessica Lin與合作伙伴從2017年開始將公司旗下的產品市場瞄準到利潤率最高的美國，但很不幸，2018年中美之間的大國博弈開啓，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華貿易政策的其中一項為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一系列博弈過後，中美之間的敵對情緒及脫鉤趨勢越發明顯，這直接導致2020年年初，Jessica公司價值數百萬人民幣的商品被美國海關扣押，至今仍未贖回。而對於貨品被扣押的理由，Jessica坦言，海關給出了一大堆模棱兩可的說

法，但其實有經驗的外貿人都知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些貨品是中國製造的。

「所以，疫情結束後，我們便開始開拓加拿大、德國和日本的市場，以對沖單一市場帶來的風險，也就是說雞蛋絕對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裏」，Jessica表示。

但去到這些國家同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產品製作工藝和生產標準、企業投資金額等進入門檻對企業提出了遠超中國本土市場的要求，這使得很多中小企業望而卻步。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同樣以我們生產的家紡產品為例，歐洲國家和加拿大對面料的要求是必須要防火，但據我所知，國內很多布料生產商根本達不到這樣的製作標準。此外，防火面料的生產成本非常高，很多小型企業也負擔不起這樣高成本的商品

生產」，溫文斌指出。

對於西方發達國家對產品製作工藝的高要求標準與中國企業現階段的生產能力之間的差距，餘松有更深刻的感受。



2022年11月25日，波蘭克拉科夫的YSL店。攝：Artur Widak/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法國知名奢侈品牌聖羅蘭（Saint Laurent）在中國的代理商曾找到餘松，希望餘松幫忙生產聖羅蘭手提包的經典金屬Logo——YSL。「對我們這種小的製造商來說，國際一線奢侈品牌的訂單絕對是大單」，餘松說。因

此，他不敢懈怠，連續去到了東南沿海某知名製造業大省的20多家金屬加工廠，但發現沒有一家工廠的拋光技術能達到聖羅蘭的金屬Logo在光澤度和色澤方面的要求。最後，他只能無奈放棄這個訂單。

「我們就是加工不出來人家原本的工藝所能達到的效果。國內製造業現在處於一個很尷尬的水平，就是我們可以很快加工出一根鋼管，但卻無法制造出奔馳汽車所需要的一個小小的鋼鐵墊片」，餘松說。

對於這種情況，某製造業大省一地級市負責外貿業務的一位副科長對記者表示，他所在地級市下轄的企業還都處於依賴人口紅利進行低端產品生產的階段，這使得商品的科技含量低，在海外很難具有競爭力。

「我們常年和企業的小老闆們打交道，很清楚市場在哪裏。一個非常簡單但卻被很多人選擇性忽視的事實是，國內的市場需求沒有大家想象中的那麼大，一個國家怎麼能和全世界相比？經驗告訴我，單一市場根本養不起國內這麼多的中小企業。企業

想盈利，就必須去開拓海外市場，擴展市場帶來的產品流動則是貿易最基本的表現形式」，該副科長表示。

但很遺憾，很多企業並沒有對產品進行轉型升級以更好適應海外高端市場的動力以及能力。在他看來，這部分企業的負責人總是想將國內的產品及產業鏈進行複制，只要有海外市場允許這種複製的存在，這些企業便會形成路徑依賴。

除去自身的侷限性因素外，對於一些企業在全球化布局方面的失利，陳家棟也給出了更多詳細的解釋：「拋開企業家自身的原因，導致踩坑的外部掣肘因素也不可小覷。在歐美國家，很多實業都是百年老店，人家在自己本土的技術、口碑甚至資金積

累都達到一定量級了。中國企業去到陌生的西方社會，且要按照人家的遊戲規則與人家的企業對壘，肯定是非常難的，這也是中國企業全球布局的一大難題」。

所以，在餘松看來，即使像聯想和萬達這樣量級的企業在歐美國家都會碰壁，中小企業的處境只會更加艱難。

「我今年年初的時候和朋友去意大利和德國進行了市場考察，考察的結果讓我們非常沮喪」，他說，並對造成沮喪的原因進行了舉例，比如在這些歐洲國家，企業的用地和用人成本非常高，企業需要負擔員工高額的社會保障費用，以及每年最多可以

達到70天左右的帶薪休假。對於這樣高昂的人力成本開支，餘松坦言，他根本承受不了。



2024年5月6日，德國萊比錫的保時捷組裝廠。攝：Jens Schlueter/Getty Images

對於「沮喪」的成因，陳家棟更是直言：「這是企業去到歐美國家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因為每個人都想要獲得安全，而安全的成本就是非常高。畢竟在文明國家，法律保護的是每一個人，在給與企業家安全感之外，更要保護比企業家更弱勢的群

體」。

因此在實力不允許的情況下，「安全」只能再次被擱置，中小企業的負責人們只能退而求其次。

叢林法則

王威在越南創業兩年，瘦了30斤。他略帶調侃意味的在朋友圈發文說：朋友們，想減肥嗎？那就來越南吧！

越南，即是退而求其次的目的地之一。除此之外，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印度尼西亞等國家也被納入了中國企業相對國內而言是往前邁出了一步，但是相對歐美國家卻是往後退了一步的出海選擇。

王威打算在越南經營一家生產美妝工具的工廠，在國內的朋友看來，隨着菜鳥等中國快遞平台進駐越南，幫助企業打通了與用戶之間的「最後一公里」，以及中國一帶一路項目的扶持，在越南開工廠，絕對是躺着賺錢。

但事實遠非如此。

2022年，越南GDP增長8.02%，是當年亞洲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2023年GDP增長6.9%，位列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20個國家之一。這被外界認為是在「社會主義定向」和「市場經濟」之間的取得平衡後的爆發，

恰如40年前的中國一樣。

此外，對於越南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有中國學者指出這與越南在2022年率先全面放開疫情管控而中國仍處於嚴苛管控階段息息相關，因為兩國不同的疫情管控方案直接導致了包括惠普、蘋果在內的多家世界頭部企業將產業鏈從中國轉移到了越

南。

而相比較於東南亞其他國家，越南政局的相對穩定，也進一步幫助其吸引了大量的全球合作機會。因此，在很多企業家看來，現在的越南與中國上世紀90年代的處境極為相似，他們將此稱之為越版的改革開放。

「所以這兩年有大量來自中國的熱錢涌入了越南，野心家們都想收割一波改開的時代紅利」，其中一位民營企業的老闆說。

不過事實是，不止中國，有來自全球各地的大量資本正在涌入越南，這使得越南的市場競爭越發激烈。

王威的工廠距離越南首都河內約40公里，這個選址是他在綜合考慮了與政府接觸方便、土地價格以及人力成本等多項因素後，得出的最優解。但與來時的期待不同，從2022年到現在近兩年的內，王威的工廠仍未全部完成建設，而完成建設可以

投入使用的部分則仍需不斷的去完善各種資質。

「我們的主要產品是美妝蛋和美妝刷，這一類產品的製造肯定要涉及到污水排放的問題，但在越南污水排放需要拿到相應的許可，也要是說必須要有相關資質才行。而如何獲取資質，則大有學問，因為語言不通，我需要依賴翻譯幫忙和政府主管部門

溝通，一來一往導致雙方的交流效率非常低。而且在一些資質處理完成後，永遠會有政府人員上門來檢查，然後就有源源不斷的資質等着我們去辦理，像塑料加工這種都需要具體的資質」，王威說。

因此，在搬遷到越南兩年後，他還沒有任何產出和盈利。令他的處境雪上加霜的是，隨着越來越多的產業鏈進入以及大批的創業者涌入，越南的人力成本大幅提升，以致現在河內周邊地區的用工成本直接比肩深圳和東莞。

對於王威現在的境遇，國內的很多學者已早有預測。在這些學者看來，東南亞國家的各項成本會隨着企業間競爭的增加而水漲船高，另外相比於中國人，國外的勞動力群體不具備長期吃苦的實力，意即這些勞動力群體無法持續供給企業可以榨取的

「紅利」。因此，他們樂觀的得出結論：搬遷到東南亞的產業鏈遲早會回來的。



2023年7月13日，越南北江省越安﹐富士康科技集團的工廠頂部安裝了太陽能板。攝：Linh Pham/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這簡直是癡人說夢」，陳家棟對象牙塔裏的專家結論給與了這樣的批評，並一再強調，企業一旦走了就不可能再回來。「一家企業決定離開無異於斷臂求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的，在艱難的離開之後，怎麼可能說回來就回來？企業回來所需要的

決心比離開時的決心要更大，才有可能迴流，但現在的經濟和政策慣性顯然不具備短期內促使企業回來的條件」，他補充到。

陳家棟的分析讓溫文斌更加堅定了要走出去的決心。2024年年初，他正式在莫斯科註冊了一家貿易公司。

對於選中俄羅斯而不是其他國家的決定，他有自己的考量。

「東南亞除了越南以外，其他幾個國家政局都不太穩定，像緬甸還在打仗，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排華情緒比較嚴重，即使是泰國這樣的佛教國家，軍政府對政治的影響也不可預測。與這些國家相比，俄羅斯與中國的關係更加密切，如果說出海就

是一個冒險的旅程的話，我更傾向於去到一個對中國人相對友好的國家」，溫文斌表示。而中俄兩國領導人的高規格會面更是堅定了他這一決心。

除去上述因素外，俄烏戰爭爆發後，包括宜家、麥當勞、可口可樂、H&M在內的多家跨國企業均撤出了俄羅斯，尚未撤出俄羅斯的企業也因為戰爭導致的人員短缺使得生產經營一度中斷。這使得俄羅斯國內的市場出現了大量空白，亟需外面的企

業進來填補。在溫文斌看來，這就是商機所在，他想抓住這一機遇。

陳家棟也承認，俄烏戰爭為中國企業帶來了很多平時沒有的機會。在他看來，出於政治原因，歐美、日韓的很多企業現在無法進入或拒絕進入俄羅斯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國企業而言，龐大的俄羅斯市場份額猶如探囊取物。

有大量數據可以對這一觀點進行支撐。根據俄羅斯汽車市場分析機構Autostat的數據，2024年前4個月，中國奇瑞汽車在俄羅斯的銷量增長51%，達到44760台。2024年7月，俄羅斯汽車市場銷量排前5的汽車品牌中，3家來

自中國，分別為奇瑞、吉利和長安。

同樣在俄羅斯市場實現了高速增長的長城汽車雖未擠入前5，但市場成績也極為亮眼。數據顯示，2023年長城汽車集團俄羅斯分公司的營收達到了3230億盧布（約252.57億人民幣），是2024年的4倍；淨利潤超過75億盧布（約

5.87億人民幣），較2022年增長了25.8倍。截至目前，俄羅斯也已成為除中國本土外，長城汽車最大的海外銷售市場。

「如果德國、日本、韓國的汽車能自由進入俄羅斯市場，中國企業絕對沒有機會這樣大規模的攻城略地。所以，現在的機會真的是百年一遇」，陳家棟說。

不過在他看來，戰爭永遠是風險與機遇的一體兩面。



2023年3月30日，俄羅斯莫斯科的車行展出中國奇瑞汽車出品的Omoda C5。攝：Contributor/Getty Images

富貴險中求

所以，去到俄羅斯，就是一場賭博。

不過在溫文斌看來，對國內的中小企業來說，這是難得的跨越階層的機會。一旦拿下這場豪賭，企業家及企業的命運都將迎來逆轉。

對於這個觀點，陳俊凱表示贊同，並表示：「在商業的世界裏，收益跟風險永遠是成正比的」。

陳俊凱出生於台灣，大學畢業後離開台灣去到一家知名外企位於香港的辦公室工作，上世紀90年代初，被公司從香港派遣到上海，成為了第一批進駐中國大陸的外企高管。對於當時的心境，他坦言，有過擔憂和懷疑，不過更多的是對改革開放的中

國究竟能走多遠的不確定。

「當時肯德基在中國大獲成功，我供職的企業不甘落後，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想要在龐大的中國市場分一杯羹。公司位於波士頓的總部在做出當時的決定時，也有很大的賭博成分在其中，和今天中國企業去到俄羅斯和越南探險的性質是一樣的」，

陳俊凱表示。

肯德基先於麥當勞進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市場，對機遇的把控換來了豐厚的回報，到目前為止，中國仍然是全球唯一一個肯德基門店數量和市場佔有率均遠高於麥當勞的國家，同樣大獲成功的還有可口可樂、星巴克等企業。

「這說明至少前30年，我們是賭對了的。對於威權政體來說，給了企業30年的盈利時間已經是非常長的了」，陳俊凱說。而依託在中國市場的成功經驗，他前幾年離開了所供職的外企，自己在上海創業成立了一家專營母嬰用品的企業，但現在中

國市場表現低迷，對於是否有意願繼續去海外賭一把，恰如當年他帶領團隊進駐上海一樣的問題，他回答他會找機會再賭一次，但是絕對不會將賭桌設置到到俄羅斯、印度和東南亞。「因為在這些國家和區域，和中國一樣，企業家難以掌控的東西太

多了，當然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俄烏戰爭的進程以及最終結果」，他說。

採訪中，陳家棟也曾多次強調，戰爭期間的俄羅斯市場提供的是非常態的、臨時性的商業機會，而這些機會能否持續，與全球的政治動態密切相關。「再次參加美國總統競選的特朗普不是公開說等他當選了總統，他會在一週內結束俄烏戰爭。此外，

現在烏克蘭將戰線首次推進到了俄羅斯境內，普京將做何種抉擇對貿易市場的影響也至關重要」，他指出。

因此，戰爭走向以及結束時間、結束方式的不可預測也被認為是出海俄羅斯的中國企業將要面對的最大挑戰，「俄烏戰爭打到最後，俄羅斯一旦戰敗，盧布將淪為廢紙，沒有及時撤走的中國企業會滿盤皆輸」，陳家棟提示到。

2022年俄烏戰爭開始後不久，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多個國家便發布共同聲明，稱將把俄羅斯從全球銀行間支付系統SWIFT中剔除。被剔除後，俄羅斯主要金融機構將無法與全球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跨境的支付、結算等業務。

這一金融層面的制裁，對去到俄羅斯的中國企業最直觀的影響是跨境貿易無法再用美元結算，這意味着中國企業家通過貿易掙到的大量盧布，除了用來購買俄羅斯商品外別無他用。這也是溫文斌之前面臨的難題，即對俄羅斯商品沒有購買需求的前提

下，如何更好的將盧布兌換為更「實用」的貨幣。

為解決這個問題，大量以兌換盧布、人民幣以及美元的地下錢莊和數字貨幣玩家應運而生。別無他選的溫文斌無奈成為了地下錢莊的客戶，為此他需要將跨境結算總金額的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七不等的資金作為服務費，這筆費用在結算過程中會被地下

錢莊自動扣除。

而因為依託戰爭的俄羅斯市場也僅僅才崛起兩年，導致幫助中國企業進行跨境結算的地下錢莊和數字貨幣持有人群體魚龍混雜，稍有不慎，企業轉給他們兌換的資金便有去無回。

溫文斌2023年末便曾被幾名號稱來自香港的經營地下錢莊的人騙走了70萬人民幣，「我有朋友被騙走了上百萬，所以出海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去到俄羅斯」，溫文斌說。



所以俄羅斯市場現在在企業家看來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定位？陳家棟認為，從現在開始至明年1月份，俄羅斯市場只能繼續被作為一個臨時的非常態化、適合掙快錢的市場來對待，後續評級，則取決於2025年1月份之後的俄羅斯國內政治及戰爭

的走向。

2024年3月14日，美國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一間鋼絲產品工廠。攝：Andrew Magnum/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國際政治的風雲變幻讓Jessica也暫時擱置了想要以俄羅斯為圓心繼而輻射中亞地區的貿易布局，相反，2024年7月初她去美國拜訪客戶的時候，美國的朋友和商人紛紛告訴她，今年特朗普重新當選為美國總統的幾率非常大，在這些美國商人

看來，特朗普上台後會出台積極政策重振美國經濟，到時候他們便有更大的信心去從Jessica手裏拿更多的貨物，Jessica也可以藉此進一步擴大旗下產品在美國市場的佔有率。

但出乎他們意料，華盛頓時間7月21日，美國現任總統拜登通過社交媒體宣布退出2024年美國總統競選，並表示支持提名副總統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在接下來一個月的時間內，多項民意調查顯示，在賀錦麗接棒拜登與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對總

統之位展開競逐後，賀錦麗的支持率上升明顯，在美國的七個搖擺州中，她的支持率在其中六個領先或與特朗普持平。

所以如果賀錦麗成功當選為美國總統，對中國企業來說，在美國的境況會變得更好還是更差？

「誰當選，境況都不會變好」，Jessica表示。

事實上，早在兩年前，她與國內的合夥人已清楚的認識到這一現實，當時他們便決定放棄國內針對美國市場的生產線，取而代之的是在美國開設新的工廠，將產品完全轉化為 Made in USA。

對於這一抉擇，Jessica表示：「在美國，我們只要嚴格遵守美國的法律法規和美國人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就行，其他沒有什麼可擔憂的。而且相較於國內工廠，雖然美國工廠的純利潤會因為各項成本的增加而被減少，但總歸有錢賺」。最重要

的是，他們在美國的工廠正式開始運營後，不管上台的新總統是誰以及不管中美關係今後的走向如何，他們都會是一家美國企業，再也不會因為出身中國而被鉗制。

以成為海外本土企業的方式實現全球布局一直是陳家棟極力認為民營企業家們當下最應該邁出的一步。

對於這一堅持，他更是直言：「我們一直說沒有馬雲的時代，只有時代的馬雲，卓越的企業家都是時代潮流的產物。人類文明的發展滾滾向前，擁抱世界是這一過程不可迴避的章節。優秀的企業家就應該順潮流而動，打破壁壘和國界限制，在國家無

法提供助力甚至淪為掣肘阻力的時候，有勇去擺脫桎梏、有謀去隻身創造屬於自己的全球化。我堅信，再過20年，全球範圍內會涌現一批傑出的華人企業家，那將是他們在故國終生無法達成的人生成就」。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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